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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语鼻冠声母构拟中的几个问题
‘

—
从 《掌中珠》西夏语汉字注音谈起

孙 宏 开

〔提要」西 夏语到底有没有带弄冠的声母
,

学术界 一直有不 同认 识
。

本 文 根据 �番

汉合时掌中珠� 中的汉字注音材料
,

与藏缅语族语言进行比较
,

发现 �掌中珠� 中

凡带尼一子双拼字在藏缅语里大多与带弄冠的声母相对应
,

从而 引起 ∃ 方法论的讨

论并提供 了西 夏语有弄冠声毋的新证据
。

本世纪以来
,

西夏语文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

与西夏语有亲缘关系的藏缅语族语言

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公布了不少新材料
、

新成果
,

这就使得借助亲属语言的材料研究

并拟测西夏语言的音系
、

语法等成为可能
。

西夏文字非拼音文字
,

虽然西夏学者给后人留下

了不少辞书
、

韵书
,

使得后人得以凭借这些材料窥见西夏语言特点的面貌
,

但是国际国内对

西夏语言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仍有不少分歧
,

无论在观点或方法上仍存在不少值得我们深

入探讨的 问题
。

我是西夏语研究战线上的 一个新兵
,

在学习
、

体会前人 已取得的成果基础

上
,

谈点个人的一点心得
。

本文拟从 �番汉合时掌 中珠》中汉字注西夏词的读音
,

借助与西

夏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材料
,

讨论西夏语语音系统中鼻冠声母构拟的若干问题
,

以求教于西

夏学研究的前辈和同行
。

一 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感谢黄振华
、

聂鸿音
、

史金波 % 位先生
,

将骨勒茂才编纂的 �番汉合时掌中珠� �以下

简称 《掌中珠�� 各种翻刻版
、

增改版经过整理
,

挑选其中错漏较少的两种本子
,

经过识别
、

补充
,

编制了西夏文
、

汉文对照索引附于书后
,

也感谢宁夏人 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个经过整理

的本子
,

为我这个后学者提供了涉足西夏研究的机会
,

而且避免了误入歧途
。

更感 谢编者在

此书的前言中警告我 & “

解决拟音问题必须参考西夏字在 《文海》和 �音同� 中所属 的声韵

类别和反切
,

否则势必作出错误的结论
。

例如西夏文 〔黑 ∋ 字在 �同音 � 属舌头音类
,

《掌

中珠》汉字注音为 〔嘿 (
,

若据汉字直接拟音则误
。 ”

这种方法论上的提 醒
,

使我茅塞顿开
,

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
。

这种方法论上的探讨很有必要
。

我认为
,

西夏时期编著的辞书
、

韵书
,

当然是研究西夏

语言的重要依据
,

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

第一
,

西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
,

根据韵书的材料对

本文曾在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要 旨
。



西夏语音的研究仍然是拟测
。

第二
,

西夏语是藏缅语族中的一种语言
,

不是汉语方言
,

用汉

语切韵
、

广韵的框架建立的西夏韵书
,

本身是一种削足适履的作法
,

与语言客观事实的真实

性应该是有一定距离的
,

因为藏缅语的特点毕竟与汉语有很大的差别
,

特别是西夏语作为藏

缅语族羌语支中的一种独立语言
,

发展到宋代时它的语音特点更是不同于汉语
。

第三
,

西夏

时代的学者在不长的时间里编纂出大量辞书和韵书
,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

但他们毕竟没

有受过语言学的训练
,

他们对语音的认识
、

记录以及整理出的系统
)

用现代科学语言学
、

语

音学的眼光来剖析
,

肯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

因此
,

对这些资料的利用
,

必须用历史

主义的
、

辩证的眼光来分析和判断
。

本文根据西夏语的注音资料拟从一种新的思路
、

新的角度来考虑和研究西夏语的语音问

题
。

这就是首先确定西夏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地位
,

再根据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语音演变的不

同历史阶段的特征
,

从宏观上确定西夏语的语音格局
,

然后在大格局的前题下
,

再来讨论某

些具体间题
。

当然这种讨论仍然要利用 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西夏语的韵书
、

注音等历史资料
。

这种做法我想是可能的
。

现举几组西夏语与藏缅语族一些语言同源的例词
,

然后再来讨论一

些具体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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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 组例词分别选了名词
、

代词
、

动词
、

数词
、

副 词
、

形容词各一例
,

音标被括号括

上的是没有同源关系的词
,

分析这 ∀ 组例词
,

至少可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

 
)

从西夏语的汉字注音可以判断
,

这 ∀ 个词西夏语和所列的藏缅 语族各语言有同源关

系
,

而且西夏语的读音一定与藏缅语的某 些语言 十分 接近
。

如
“

狗
”

这个词西夏语与扎 巴

语
、

尔苏语
、

大方彝语比较接近 ϑ “

我
”

这个词如汉字注音没有问题的话
,

应该说与普米语
、

尔苏语比较接近
,

因为所注汉字为影母
、

易韵
,

乌葛切
。 “

偷
”

字的注音为
“

骨
” ,

与藏语
、

门巴语
、

羌语南部方言
、

木雅
、

扎巴
、

独龙
、

义都等语言较接近
,

因为这些语言的声母不送

气
,

韵母又接近 ϑ “

三
”

字的注音与普米
、

木雅
、

贵琼
、

喜德彝
、

怒 苏等语 言比较接近 �
。

“

不
”

字的汉字注音与藏文
、

桃坪羌语
、

尔龚语
、

义都路巴语 比较接近 � “

新
”

字的注音与普

米
、

尔苏
、

大理 白语等比较接近
。

通过与上述藏缅语族语言同源词的语音比较
,

也就大体可

以勾画出西夏语的语音面貌的轮廓
。

 
!

藏缅语族语言的语音演变是不平衡的
。

上述 ∀ 组例词 中
,

有藏文和缅文反映不同历

史时期文献语言的语音面貌
,

有一些语言 比较保守
,

保留了甚至 比藏文更 古老的语音形式
,

有的语言语音面貌变得 比较厉害
。

从这一系列词的不同语音形式中
,

我们大体可以判断西夏

语在藏缅语语音演变历史过程中处在一个 什么样 的演变阶段
。

例如
,

以藏缅语的复辅音为

例。
,

原始藏缅语中有丰富的复辅音
,

演变到现在大部分语言 已消失殆 尽
,

有一些语言处在

不同的演变阶段
。

以
“

偷
”

字为例
,

藏文为 # ∃ % &
,

麻窝羌语为 「舀% &
,

普米语的 # ∋%& 和羌

语桃坪的 【( %& 是 同一性质
,

其实际音值均 为 〔
“%&

,

这个复辅音在前置辅音脱落过 程中
,

少数语言或方言保留了弱化的痕迹
,

藏语支
、

景颇语支
、

羌语支是脱落前置辅音
,

彝语支
、

缅语支多数语言前置辅音影响 【%& ) 〔% ∗〕
。

这样分析的结果
,

西夏语汉字注音 的实际音

关于西夏语是否有鼻音韵尾间题
,

将另文讨论
。

此处所指接近
,

是指近似
!

并非完全等同
。

详情请参阅拙作 +藏缅语复辅音研究 ,
,

载美国 +藏缅 区域语言学 , 第 − 卷第 . 期
! /−0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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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体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
。

%
)

也许有人会说
,

我们现在构拟的西夏语是千年 以前的西夏 语音
,

与现在藏缅语族各

语言的语音面貌肯定不同
,

再说
,

汉字注音也在变化
,

你怎么能断定宋代对这个汉字注音是

怎样读音的呢 Μ 这的确是个问题
,

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汉语各方言语音演变的脉络和藏缅语

特别是羌语支
、

彝语支语言的语音演变的脉络
,

从历史语音学的角度来判断它们
,

分析它

们
,

我想从这一角度观察西夏语语音 系统
,

不失为构拟西夏语音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

#
)

�掌中珠� 中的汉字注音
,

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
,

如双汉字注一个音节 ϑ 在注音汉

字前后
、

上下加小圆圈 ϑ 在注音汉字旁另加小字
“

轻
” 、 “

重
” 、 “

合
” 、 “

舌
”

等等
,

前人对此

都作过一些研究
,

但似乎未能取得完全一致意见
,

我想从西夏语与藏缅语族语言同源词的语

音对应
,

也许能对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更合理的解释
。

二 鼻冠声母在西夏语中的证据

关于西夏语中有没有前置鼻音问题
,

这是一个 已经讨论了很久很久的老 问题了
,

�掌中

珠》整理者在前言对此问题有一个简要的概括
,

大致反映了这个问题讨论研究的情况 & “

学

界对 《掌中珠》的研究并未结束
,

其中的番汉对音问题至今仍然使人困惑
,

历来学者众说纷

纭
,

分歧最大
,

集中表现在鼻冠音声母和鼻辅音韵尾这两个问题上
。

关于西夏语鼻冠音的争

论
,

起于 《掌中珠》的
‘

二合
’

对音汉字 �如
‘

尼卒
’

型 �
。

最初德国学者查赫在  !ΦΝ 年猜

测应按反切法拼读
,

两年后苏联学者龙果夫撰文提出异议
,

龙果夫认为
‘

尼卒
’

型字音代表

了西夏语的鼻冠音声母 �如
9

/4Ο �
。

长期以来
,

龙果夫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
。

西夏学者如 王

静如在  ! % % 年
、

西田龙雄在  !∀# 年
、

苏敏在  ! ∀ Π 年
、

黄振华在  ! Π % 年等都采纳此说
,

还

在某些方面加以扩展
。

与此相反
,

台清学者龚煌 城在  ! Π 年著文指 出
,

前人所拟大批鼻冠

音声母实是相应部位的全浊声母
。

聂鸿音在  ! Π 5 年则进一步提出
,

应将
‘

二合
’

注音汉字

分为两类
,

一类为
‘

尼台
’ 、 ‘

妻娄
’

型
,

当完全依反切法拼读
,

另一类为
‘

尼卒
’

型
,

则基

本上如龚煌城所说
,

当是纯全浊声母
。

、

上述分歧 目前尚无统一的趋势
。 ” �

对此问题
,

我想从西夏语与藏缅语族语言的同源词
,

谈点个人的一些看法
,

我是赞成西

夏语有鼻冠音声母这一意见的
。

主要理由是 2

/
!

西夏语中带
“

尼 一 ”

字的双拼字
,

与藏文带 34 前置辅音的词有同源关系
,

而 34 前置

辅音在藏语方言中读成了鼻冠音
。

例如 2

汉义 西夏语汉字注音 藏文 泽库藏语

撞 尼祖 34 5 6 7 , 8 9:∗ “%

追 +上 , 尼周 ∀ 5 ; 5 8 5 ; .

量 +衣服 , 尼则 8 5不< . 8 5知

走 +路 , 尼征 ∀ = ∃ 。 8 5和

飞 尼长 <> ∗ 7 2 ? >∗ ≅ ∃

 
!

西夏语中带
“

尼一 字的双拼字
,

与藏缅语有同源关系的词大部分是对应于带鼻冠

音声母的
。

例如 2

。 引自黄振华
、

轰鸿音
、

史金波整理 +番汉合时掌中珠 ,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 0−1



�6� 西夏语
“

皮肤
”

的汉字注音是
“

尼责
” ,

有同源关 系的嘉绒语读 �8司 9 /彭
,

尔苏

语
9 /气。, 5 = ∗5 5 ,

喜德彝语
9 / ϑ  # #净。% % ,

大方彝语
9 / ϑ  Φ ’

。

仅�
“

墙壁
” ,

西夏语汉 字注音为
‘,)
鬼Θ 尼卒

” ,

同源 的木 稚语 读 9/ 鞠%5
,

大方彝语
9 /扩

’Α . % % 。

�%�
“

坐
”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尼租
” ,

同源的纳木义语为 9/ Ι. 4, ,

纳西语
9 /Ι 山 % ’。

�# �
“

骑 �马 �
” ,

西夏语汉字音为
“

尼栽
” ,

同源的木雅语为 �2 1山% 5 � 9/ Ι, %5
,

尔苏语
9 /二 55 ,

纳西语
9 / Ι , % % 。

�5�
“

住
”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尼则
” ,

同源的 尔龚语 9/ Ι7
,

纳木 义语 9/
Ι . ”

,

纳 西语
9 / Ι山%  。

�∀ �
“

相信
” ,

西夏 语汉字注 音 为
“

尼 争
” ,

同 源的 尔 苏语为 9/ , 55   5 5 ,

喜 德彝语

/ 7 Κ’9 / ϑ  Φ ‘
,

纳木义语 习!  , 5 ,

纳西语 。Ρ 8. % ’。

�Ν�
“

尖
”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尼祖
” ,

同源的木雅语 为 9/
Ι
矿

4 9 /甜 5 % ,

尔龚语为 ; 84.

; 84 . ,

嘉绒语为 �0, � ; 8Λ 70
。

�Π�
“

锋利
”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尼追
” ,

同源的语言有木雅语
9 / Ι. 护%

9/ Ι. 矿5 ,

嘉绒语

�0, � 。 8Λ7 0
)

尔苏语
9 81 . 35 5 ,

纳木义语
9 817 % ’。

�!�
“

聪明
”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尼仓
” ,

同源的语言有尔苏语 Λ扩% 98 谷1扩5 ,

纳木义语为

9 烙1 Ι5 % 。

� Χ �
“

雁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尼则
” ,

同源的语 言有木雅语
9 /孔 甲”

,

嘉绒语 0 7 ;

; 6和
。

�  �
“

桥
”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尼则
” ,

同源的 语言有木雅语 9/ Ι7 %5
,

嘉绒语 �8, �

9 /
Ι,;

,

纳西语
9 / Ι7 % ‘。

� Φ �
“

吃
”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尼积
” ,

同源的语言有木雅语 9/
Ι .Η % 5 ,

纳西语
9 /Ι .Η %% 。

我不想将西夏语中所有带
“

尼
”

的双拼汉字与藏缅语的同源词都列出来
,

但这类词至少

在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中还有
“

狐狸
” 、 “

船
” 、 “

计算
” 、 “

爱
” 、 “

墨
” 、 “

磨
” 、 “

窟窿
” 、

“

在
” 、 “

柱子
”
⋯⋯ 等一批近 ΦΧ 个同源词

。

这里所列出的词仅仅是藏缅语 中带鼻冠音的同源

词
,

不带鼻冠音的同源词比带鼻冠音的同源词面更广
,

这主要是鼻冠音和其 它复辅音 一样
,

有一个逐渐消失的过程
,

到 目前为止
,

许多彝语支
、

羌语支语言音系中 已经 没有鼻冠音了
,

即使音系中有鼻冠与非鼻冠浊音的对立
,

但鼻冠的出现频率比西夏时期已大大降低了
。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

即前面所举的第 �!� 号例
“

聪明
” ,

西夏语注音为
“

尼

仓
” , “

仓
”

是清送气音
,

属
“

清
”

母
,

七冈切
,

而且在亲属语言中对应于 98 外
。

这种鼻冠音

与清送气辅音结合的复辅音在现代藏缅语 中已保存 不多了
,

仅在羌语支的部分语言
,

如嘉

绒
、

尔苏
、

纳木义
、

贵琼
、

尔龚等语言中仍少量残存着 �详情见第 # 节讨论部分 �
。

如果这

条对应例证 �可惜仅有一例 � 能得到进一步证明的话
,

那么
,

西夏语存在鼻冠音这一论证又

增加了一条有力的新证据
。

%
)

如果西夏语存在鼻冠音的话
,

那 么为什 么出现 的双 拼汉字注的西 夏语读音主 要是
“

尼
”

与塞擦音相拼的占大多数
)

而很少见鼻冠音与塞音相 拼的词呢 Μ 因为彝
、

羌两个语支

的语言中如果有鼻冠音系统的话
,

一般都有 ; Α
、

9/
、

佣
、

9/
& 、

几/孔
、

仆/ ϑ 这样一类的鼻冠

音声母
,

特别是双唇部位的
,

即使有也不可能再用
“

尼
”

字来注音
。

这里我以同源词的语音

状况作线索
,

提出与传统观点完全相左的一种认识
,

以求教于西夏学的前辈和同行
。

请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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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几组例子 &

, �
“

薄
”

的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迷
” 。

与 西夏语有同源关系的语言 中丽江纳 西语读

; Α护% ,

永宁纳西语读 Α∗4%
,

嘉绒语 �0习 ; Α , ,

麻窝羌语 Α孔‘4∗
,

桃坪羌语 ΑΙ  % ’,

桃巴普米

语 Α矿5 �; 护% �
,

著花普米语 Α广
5 ,

尔龚语 Α7 Α8.
,

木雅 语 9 / ϑ 8. , , 9 / ϑ 。, , ,

史兴 语
。, , Α . , %

Α.5 5 ,

尔苏语 Α劝% % Α劝 5 5 ,

贵琼语 /%  % % )

纳木义语
。% % Α ∗, ’

,

喜 德彝语 ∗# #
Α 7 , , ,

大方彝语 Α . , % ,

南涧彝语 时
, ,

南华彝语 时
’,

墨江彝语 比 %%
,

哈尼语 =7 , , ,

拉枯语 Γ<
5% ,

基诺语
。, , = 。 , , ,

缅文 时
,

阿侬语 Α7
% 5
Α7 % 

,

怒苏语 ,%
,

时
, ,

独龙语 Α7
4 , ,

景 颇语 = 1,
, ‘,

格曼语 �0扩
‘�

Γ,
% 5 ,

达让语时
5 。”

,

义都路巴语时
5护5 ,

博嘎尔洛 巴语 Α> 8卯:7

�Φ�
“

尿
’

西夏语汉字注音仍为
“

迷
” 。

与西夏语同源的语言中丽江纳西语读 ; Α∗4
’ ,

麻

窝羌语 Α∗
,

桃坪羌语 Α∗ >Ι
礴‘,

桃巴普米语 Α∗ ”
,

著花普米语
4Α∗ 扩

5 ,

木雅语 Α∗ %5
,

尔龚语 6Α∗
,

扎巴语 => ”
,

尔苏语 ; Α,Ι
55

,

纳木义语 ; Α扩, ,

喜德彝语 Φ %%
,

大方 彝语 扩
, ,

南 华彝 语

=少
5

扩
, ,

永宁纳西语 /对
% ,

史兴语 /对
5 。

�% �
“

滋 �出�
”

西夏语汉字注音也是
“

迷
” 。

与西夏同源的语言 中嘉绒语读 �0习 ; Α 7 ;
,

独龙语 Α6 >; 5 5 ,

彝 语 ; Α6 ”
,

桃 坪 羌 语 Α护% ,

尔 龚语 0 7 Α>
,

尔 苏 语 ΑΙ 户
,

纳 木 义 语

Α劝%%
娜平%

,

贵琼语 = 1护
% ,

大方彝语 Α护
5 ,

南洞彝语 = ∗Κ’
,

南华彝语 Α∗ %%
,

哈雅哈尼语 Α∗ % 
,

拉枯语 Α∗ 5%
,

大理白语 =1∗ 口
‘ ,

剑川 白语 =1∗ % , ,

土家 语 = 1. Κ‘ ,

怒苏语 Α 。尸’6.> 55
,

格曼语

; =妞,户,
,

达让语时
5 ,

义都路巴语 Α>4
4
=7 ”

,

博嘎尔路巴语 Σ∗ .& = ∗8
,

苏龙路 巴语 =驴
% >Τ。扩

% 。

�# �
“

断
”

�指绳子 � 西夏语的汉字注音为 ‘末
” 。

与西夏语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嘉绒语读

�0习 ; Α , 8
,

纳木义语 ; =1, %5
娜

% %
,

木雅 语 9/ 左.护%
,

挑坪羌语 Α妙
, , ,

桃巴普米语 Α孔护
, ,

将花普米语哪
卫% ,

尔龚语 从
> ,

史兴语 Α。户
,

丽江纳西语 = 1山”
,

永宁纳西语 =Υ6 % ,

缅文

Γ: 38
,

仰光缅语 ΓΛ ,声
,

阿昌语队,8 5 5 ,

载瓦语 9Λ∗ 产
)

怒苏语 Α∗ 7 % ‘,

格曼语 =1Η 38 55
,

达让语

Α二矿
% ,

义都路巴语 加阂
5 5 ,

博嘎尔路巴语 = . 8明
。

�5�
“

聋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摸
” 。

与西夏语同源的语言有桃坪羌语读 Α . Φ# ’,

麻窝羌

语 Α. ,

纳木义语 ; Α尹
% ,

尔苏语
9

时
, ,

丽 江纳西语 ; Α. %%
,

永宁纳西语 ΑΗ
% ,

嘉绒语 Β 7,

木雅 语 ; 时
% = 1∗ %5 ,

著花普米语 Α扩
% ,

桃巴普米语 Α ∀ % , ,

扎巴语 Β 扩
% ,

贵琼语 Β扩
% ,

喜德

彝语 时
% ,

大方彝语时
% ,

南润彝语 Α.6
且,

南华彝语 Α<Ι & ,

弥勒彝语 Α. Φ 
,

墨江彝语 Α了
% ,

傈僳语时
, ,

碧卡哈尼语 =护 
,

哈雅哈尼语 Α7
, ’,

豪白哈尼语 =沪’,

拉枯语 = 7 % % = <ς , ,

基诺

语时
礴 ,

大理白语讨
, ,

剑川白语讨
, ,

缅文
。 , =讨

,

仰光缅语
, =护

5 ,

阿侬语 Α 7 % , 比。55
,

怒苏语 Α扩
5 ,

景颇语 = 1胡 , 5
,

格曼语 Β 护
5 ,

达让语 Γ3 ”
,

义都路 巴语 =矿, ,

博嘎 尔路巴语

Α>
,

苏龙路巴语 脚0 % % 。

以上各语言均取词根
“

聋
” 。

�∀ �
“

蜜蜂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谋率
” 。

与西夏语有 同源关系的语言丽江纳西 语读

; Α,4
%
扩

% ,

嘉绒 语 ς9 恤 ; Α.
,

著 花普米语 Α, % 86驴5 ,

桃坪羌语 Α扩‘/ ϑ 尹
% ,

哈雅哈尼 语

ΑΛ ,46 4∗4
4 ,

豪白哈尼语 声
‘

必644
,

怒苏语 Α∗ 7 5 5幻 %4
,

麻 窝羌语 肠
,

尔龚语 = 。 孔Α.
,

木 雅 语

时
5

扩
5 ,

扎巴语 Α扩
5

衬
5 ,

尔苏语 响”
,

纳木 义语 9/ 衬
, ,

史兴 语 /却日
5
Φ 5

% ,

南 涧彝语

Α7Ι
‘,

南华彝语 Α∗了
 

娜
& ,

傈僳语 Α∗ 日
‘,

碧卡哈尼语 =7 , ’,

拉枯语 =扩%

:9< %%
,

基诺语 两。, ’ ,

缅文 ΓΛ护
,

仰光缅语 ΓΛ矿
5 ,

载瓦语 ΓΛ ∀Ι 6Λ讨
’。

�Ν �
“

虫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没
” ,

几乎所有的藏缅语均与西夏语同源
,

例如
,

藏文

助
. ,

拉萨藏语 7.6
% ,

德格藏语 ; Α护
, ,

夏河藏语
9 肠

,

泽库藏语 ; Α。
,

门 巴语 0.9
‘% = . 5%

5 5



�0 . ” ; Α护% �
,

仓洛语 Α.
,

挑坪羌语 肠
% ‘/孙% ’ ,

麻窝羌语 Α. 6.
,

桃巴普米语 Α . 5 5 ,

答花普米

语 Α . 5 5 ,

嘉绒语 0 7 6.
,

尔龚语 Α。和
,

木雅语 ; Α山 5 5 8吞, , 5 ,

扎巴语 Α . % 5 8邻5 % ,

贵琼语 Α. , 46. , 5 ,

尔苏语时
% /衬5 5 ,

纳木义语 Α.5 5
雌 55 ,

史兴语 Α。, 5 6Τ % % ,

喜德彝语 Α . Κ ’/ ∗% % ,

大 方彝语 Α . , % ,

南涧彝语 Υ∗ Κς
,

南华彝语 Α心
% ; 护

5 ,

弥勒彝语 Α. Κ‘Ι护‘,

墨江彝语 Α . %%
,

傈僳语 Α扩
’

扩
% ,

丽

江纳西语 Α∗ % ‘/∗ %%
,

永宁纳西语 肠产
,

碧卡哈尼语 时
‘84Υ % ‘ ,

哈雅哈尼语 Α矿’Ι, % ‘,

豪白哈尼

语 = ∗% ‘8ΛΥ % ‘,

拉枯语 时
, ; , , ’,

基诺语 = . , , 8丁. , , ,

缅文 因
% )

仰光缅 语 因
5 , ,

阿 昌语 = , . , ’ ,

载瓦语 = ,.Κ , ,

阿依语 Α扩
, 一。犷

5 ,

独龙语 Α .Η , ’  。, ’ ,

格曼语 0一, . 7 5 5 ,

达让语 8, % ’=山; , , ,

博

嘎尔路 巴语 8,Γ ?
,

苏龙洛巴语 = 7 14 %

衬
% 。

�Π �
“

蛆
”

和
“

蚂蛾
”

在西夏语中前者注汉字为
“

没鲁
” ,

后者注汉字
“

哪则 Θ 没鲁
” 。

“

琳则
”

西夏语中是
“

水
”

的意思
,

词根
“

没鲁
”

与
“

蛆
”

的词根 看来是一个词
。

在藏缅语

中
, “

虫
” 、 “

蛆
” 、 “

蚂姨
” 、 “

蚕 �或土蚕 �
”

在不少语言是相同或相近的 词根
,

可以构成一个

词族
,

有部分语言有分化
,

西夏语
“

虫
”

注音为
“

没
” 、 “

蛆
”

注为
“

没鲁
” ,

说 明它们既有

联系
,

又有分化 的趋势
,

下 面拟 列 出西 夏 语
“

蛆
”

与部 分藏缅 语 的 同源 词
,

泽 库 藏语

; Α 7 6明
,

麻窝羌语 Α .6 . ,

桃 巴 普米 语  ∀ 5 % ,

木 雅 语 ; Α.Η , 5 ‘Χ % 5 ,

扎 巴 语 Α
: ∀ % 5 )

贵 琼 语

Α . 5 5 6.5 5 ,

尔苏语时
%

扩
5 ,

纳木义语 6. % 5 ,

史兴语 & 。% 5 ,

喜 德彝 语 Α . % %牛 �. �% % &
山 % % ,

大方彝

语 Α.”
,

弥勒彝语 丢护% ,

丽江纳西语  沪% ,

永宁纳西语   %
% ,

缅文 67 0
,

仰光缅 语 67 .尹 # ,

载

瓦语 Σ. 户‘ ,

怒苏语 #护%矛6 ,

独龙语 =户
,

景颇语 两> 8% ’
,

义都路巴语
。5 5 =护5   耐

5 ,

苏龙路巴

语 = ∗% % Λ∗> 9 % % 。

�! �
“

读 �书 �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诺
” 。

与西夏语 有同源关系的语 言有夏河藏语
9 / 7 9

,

泽库藏语
9
面9

,

桃坪羌语 ≅ /尹
% �9 / Τ , , �

,

麻窝羌语
& /丫

,

嘉绒语 �0 , � 9 / 7 9 ,

尔龚

语
9 6∗ �9 / ∗�

,

扎巴语 �6护5 � /∗ 5 % ,

纳木义语   5 , 9 / Ι 7 5 5 ,

南涧彝语 / Ι . 5 5 ,

南华彝语 / Ι< % % ,

独

龙语 / 7 9 5 5 ,

格曼语 8 , 9 5 5 ,

景颇语 81 ∗5 5 ,

义都路巴语 81 . 5 5 。

� Χ �
“

毒
”

西夏语的汉字注音也是
“

诺
” 。

与西夏 语有同源关 系的语言有藏文 /.Ρ
,

拉

萨藏语 81 .沪% ,

德格藏语 8. 户卫
,

夏河藏语
&欲

,

泽库藏语 8.0
,

门巴语 & .6 % ,

仓洛语 /价
,

麻

窝羌语 / 。
,

等花普米语 8.  %
,

桃巴普米语 8. %5
,

嘉绒语 &
旅

,

尔龚语 /。
,

木雅语 8 . %5
,

扎 巴

语 8. ”
,

贵琼语
9出句% % Β Η

5 ,

尔苏语 /Ι. ”
,

纳木义语 /. ”
,

史兴语 /.
% 5 ,

喜德彝语 /.
% % ,

南

华彝语 /. Κς
,

南涧彝语 87Ι
6 ,

弥勒彝语 / .Ι
, ,

墨江彝语 8 . Κ‘ ,

傈僳语 /7
# ’,

丽江纳西语 8沪’,

永宁纳西 护
% ,

碧卡哈尼语 8
少

, ,

哈雅哈尼语 /少
‘,

豪白哈尼语 8Υ”
)

拉枯语 87 Φ 
,

基诺语

8 . %% ,

大理白语 8沪
% ,

剑川白语 8护
4 ,

碧江 白语 /.Η , % ,

怒苏语 / 7 5 5 ,

景颇语
9 % , 8 , 0 5 5 ,

格曼语

8, . 5 % ,

达让语 81‘5 % ,

义都路巴语 / 7 % 5 。

�  �
“

云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宁
” 。

与西夏语有同源关系的语言木雅语读 9/ 山% %孔> % 5 ,

麻窝羌语
& / Τ ;

,

桃坪羌语 ≅ /矛% �五/> % % �
,

嘉绒语 & / Ω ;
,

警花普米语 4/ 护
5 �Σ∗ /护

’�
,

尔龚语

Ι/ 7 ; 。 ,

缅文 8∗ ; Κ ,

仰光缅语 8 7ΦΦ
,

喜德彝 ∗渐
 �. �’% 8∗4 , ,

大方彝语 8∗> %%
,

南华彝语 8∗4 % ,

南

涧彝语
, 5 5 甲 �梦�Φ ’8∗55

,

弥勒彝语 曰
% ,

墨江彝语 8Ξ 5 5 ,

豪白哈尼语
. % ‘8 . 55 。

� Φ �
“

筋
”

西夏语汉字注音为
“

玉
” 。

与西夏语有同源关 系的语言有藏文 吻.4 Γ,
,

德格

藏语 /知
% ,
Γ, ”

,

麻窝羌语 时
,

桃坪羌语 /划Φ# ’,

木雅语
9 /乳. .Η % 5 ,

桃巴普米 语 /孔. , , ,

贵琼

语 0护
5 ,

大方彝语 / ϑ 护
% ,

南华彝语 /孔了
’ ,

弥勒彝语 /彭Φ ’8阳 %%
,

丽江纳西语 。ΡΥ , % ,

永宁纳

西语 /孔Υ% % 84 一55
,

碧卡哈尼语 护
ς0户主,

拉枯语
。% ’0

. , % 84 < 5 # ,

基诺语
, # # 87 . # # ,

缅文
, 60 : 7 % ,

仰

5 ∀



光缅语 。 8
讨

5 ,

阿昌语 护
, 0 ,

%  ,

载瓦语  ∀ Φ ’
0Λ∗

Κ ‘,

独龙语 /山% ,

卿
5 % ,

格曼语 颐皿
% 5 ,

博嘎尔

路巴语 /抓秘
。

这一组几个例词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

第一
,

列出的  Φ 个词应该说与藏缅语大 多数语言都同源
,

西夏文汉字 注音虽不是带
“

尼
”

的双拼字
,

但它们全部都是 ;
、 9 、

习等鼻音作声毋的字
,

奇怪的是与它同源的藏缅语

族各语言
,

几乎毫不例外地读浊塞音
、

浊塞擦音或带鼻冠的浊塞音
、

浊塞擦音
,

而不读单纯

鼻音
。

这就使人们怀疑
,

西夏语 �掌中珠》的汉字注音在这一点上是否确切
。

第二
,

列出的几个词中有两个是双音节词
,

仔细观察一下它们与亲属语言对应的情况
,

发现它们仅第一音节语音对应
,

第二音节语音上也相同或有对应关系
,

考虑到这些词在藏缅

语中都是很基本的词
,

西夏语不可能单独在语音上走与其它藏缅语完全不同的音变道路
。

第三
,

从汉字注音的韵母来看
,

这些字的主要元音大多是高或次高元音
,

清晰度比低元

音差
,

容易造成听觉上的含混
。

再加上汉语的声类从切韵以来
,

已没有这类音
,

因此在韵书

及反切中不可能再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类
,

使后人在研究此问题时造成错觉
。

第四
,

如果以上推断有可能成立的话
,

那么
,

上述  Φ 个注音汉字的声母为例 �6� 至例

�Π � 应是
一 ; Α

,

例 �! � 至例 �  � 应是
, 9 /

,

例 � Φ � 应是
, 加郎

。

关于例 � Φ �
“

玉
”

所注的词
“

筋
” ,

原始藏缅语的声母应是
,
佣

: ,

纳西语
、

木雅语至今仍是保持着鼻冠
,

基本

辅音应受后置辅音 Ψ
:
( 的影响

,

使其额化或卷舌化
,

变成舌面音或卷舌音
,

部分语言 Ψ
:
(

后置辅音脱落
,

使基本辅音仍读舌根音。
,

西夏语走的是额化变成舌面音的路子
,

汉字注音
“

玉
”

就是例证
。

三 西夏语是否有浊塞音和浊塞擦音

这是本文讨论的关键问题
,

即使有人承认西夏语中有带鼻冠音的塞音和塞擦音
,

但它只

要不和无鼻冠音的浊塞音
、

浊塞擦音对立
,

那么
,

从音系学的观点来分析
,

它的地位也就不

那么重要了
。

从藏缅语语音演变的宏观角度来分析
,

原始藏缅语是有单纯的全浊音的
,

到唐宋时期
,

汉语的复辅音已基本消失
,

方言中浊声母也开始消失
,

但藏缅语的复辅音却还在局部地区局

部语言中相当丰富地保留着
,

但另一部分地 区如 四川南部
、

云南大部分地区
、

缅甸平原地

区
,

也就是说彝缅语群的语言前置辅音已基本消失
,

后置辅音正在演变 �缅文碑文和缅语方

言材料可以证明 �
,

景颇语支
、

羌语支南支的语言前置辅音的演变接近彝缅语
,

西夏语是介

于羌语支南支和北支之间的一个语言
,

它语音上接近南支的演变状况
,

语法却接近北支的演

变状况
。

全浊声母只在景颇语支有消失的迹象
,

其它语言仅有局部消失迹象
,

直到现在彝语

支大部分语言
、

羌语支全部都还完整地保留全浊音
,

西夏语在语音上接近彝
、

羌两个语支
,

按理说它应该保留有全浊音声母
。

另外
,

现代藏缅语中
,

不管哪个语言
,

只要语音系统中有鼻冠浊音的
,

绝大多数语言都

保留有全浊音
,

因为从藏缅语音演变的程序来看
,

先脱落鼻冠音
,

然后才是全浊音清化
。

当

然也不排除目前在有些语言的方言中带鼻冠的浊塞音
、

浊塞擦音的出现叔率可能比不带鼻冠

Ε 详情请参阅拙作 《藏绷语复辅音研究》
)

载美国 �藏缅区域语言学》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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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高
,

西夏语也许属于这一种状况
,

但我们也发现
,

西夏语中的鼻冠也已经处在陆续消失

之中了
。

即使如此
,

在西夏语同藏缅语的同源词中
,

我们可以明显判断出一些不带鼻冠音或

鼻冠音已经消失的纯浊音声母的词
。

例如 &

�6�
“

蛇
” ,

西夏文汉字注音为
“

庞
” ,

与西夏文 有同源关系的藏文为
ΔΑ:. 6

,

门 巴语读

Α:
己

% ,

羌语北部方言读 Α,4
,

南部读 Α7 % ’ ,

嘉绒语 �0 1 , � Α : &
,

桃 巴普米语 Α , , 5 :> 5 % ,

著花普

米语 Α , , %孔, 55 ,

扎巴语 Α:. 5 % ,

纳木义语 Α 7Η5 % ,

史兴 语 Α, % % :7 , ’ ,

喜德彝语 Α . , ’乒 % , ,

大方彝

语 Α . %%

扩
% ,

尔苏语 时
% 9 5 5 ,

阿侬语 Α7 % , ,

独龙语 Α .Η 5 5 ,

达让语 �8 , % ‘� Α . , 5 ,

义都路 巴语

�Λ矿5 � Α . 5 5 ,

博嘎尔路巴语 8, Α山
。

�Φ �
“

九
” ,

西夏文汉字注音为
“

吃
” ,

与西夏语有同源关系的语 言有藏文 /Ρ.
,

拉萨藏

语 0.6
% ,

德格藏语 扩
, ,

夏河藏语 1 ,
,

泽库藏语
:,

,

仓洛语 !. , ‘,

麻窝羌语 刃. 。 ,

桃坪羌

语 ≅习.
护

% )

嘉绒语 �0司 咖
,

等花普米 语
ΔΡ∗ .Η 55

,

尔龚语 明∗。
,

木 雅语 。!. 山%5
,

尔 苏语

娜
% % ,

扎巴语卿”
,

纳木义语 +Ρ
. %%

,

史兴语 Ρ .
矿

% ,

喜德彝语 !. %%
,

大方彝语 0山%%
,

南华彝

语 0。, % ,

弥勒彝语 0 7 %%
,

丽江纳西语 。!Υ %%
,

永宁纳西语 !Υ , ’,

豪白哈尼语 Ζ.
, ’ ,

缅文 07
, ,

阿依语 /扩
’

卿
%  ,

怒苏语卿
% 5 ,

独龙语 / 7 % ’Ρ。 , % 。

�% �
“

这
” ,

西夏文汉字注音为
“

特
” ,

与西夏语有 同源关 系的语言有藏文 Σ∗ /∗
,

拉萨藏

语 8∗6 % ,

夏河藏语
9 / 。

,

泽库藏语 9/
。 ,

桃 巴普米语
. 55 8沪

,

著花普米语 /∗6
% ,

嘉绒语 Η8。
,

尔

龚语 Λ> 81 。
,

尔苏语 81 扩5 ,

纳木义语 8护5 ,

大理白语 88.,
’。

�# �
“

喝
” ,

西夏文汉字注音为
“

提
” ,

与西夏语同源的语言有喜德彝语 9/ 护
% ,

大方彝语

9/ 尹
,

南涧彝语 /了5 ,

南华彝语柳
% ,

弥勒彝语
& . %%

,

墨江彝语 /子’,

傈僳语 /7
% % ,

哈雅 哈

尼语 /7 55
,

拉枯语由 % 
,

藏文 Σ∗8 1. 习
,

拉萨藏语
81 .

护
5 )

泽库藏语 98 1叨
,

麻窝羌语 81 ∗
,

桃坪

羌语 81∗> %% ,

桃 巴普米语 81 ∗云5 % ,

答花普米语 8 1
&己5 5 ,

尔龚语 Β 81 ∗
,

木雅 语 871 Τ.Η 5 % ,

扎 巴语

81 7 5 5 ,

丽江纳西语 81 7 % , ,

永宁纳西语 81.Η , , ,

基诺语 8 & # Φ ,

缅文 81 7 0
,

格曼语 8 , . 。, , ,

达让

语 8∗ ; %5
,

义都路巴语 8∗讨
5 ,

博嘎尔路巴语
& [. 习

。

�5 �
“

钻 �洞 �
” ,

西夏文汉字注音为
“

丈
” ,

与西夏语有 同源关系的语言有藏文 Σ∗ /Ι. 6,

拉萨藏语 招尹
5 ,

德格藏语
9 /Ι .6 % ,

泽库藏语
。 /Ι.

,

麻窝羌语 8介
,

木雅语
8 ϑ 山”

,

贵琼语
9 / ϑ 外5 5 ,

喜德彝语
9 / ϑ  % % ,

大方彝语 几# Χ , ’,

碧江 白语 / Ι . / ‘Φ 。

类似上面西夏语与藏缅语中的同源词
,

在藏缅语中读纯浊音的词还有
“

豆
” ,

西夏文汉

字注音为
“

读
” , “

那
”

的注音为
“

达
” , “

肉
”

的注音为
“

直
” , “

渴
”

的注音为
“

蒲
” , “

白
”

的注音为
“

庞
” , “

逃
”

的注音为
“

白览
” , “

赔偿
”

的注音为
“

截
” , “

活
”

的注音为
“

逐
”

等

等
。

虽然它们的语音对应不十分整齐
,

但我们从中不难看 出
,

所注汉字并不带
“

尼 一 ”

之类

双拼汉字
,

尽管与它同源的语言 中有读带前置鼻音的
,

如
“

九
”

在尔龚
、

嘉绒
、

木雅
、

尔

苏
、

纳木义
、

纳西等语言中都带 同部位的鼻冠
,

但西夏语 却没有这种 注音 标记
,

有两种 可

能
,

要么西夏语的鼻冠已开始脱落
,

要么当时注音不准确
,

当然西夏语的语音演变也可能走

羌
、

普米和藏语方言的路子
,

这一点也不能完全排除
,

因为西夏语
“

九
”

的注音汉字是一个

怪字
,

说明当时
“

九
”

的读音是一个怪音
。

关于这一点我将另文讨论
。

四 讨 论

根据西夏文汉字注音和与亲属语言同源词 的语音状 况
,

西夏语 中有鼻冠音声母看来



是千真万确的了
,

否则西夏人何必用双汉字来注一个字呢 Μ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西夏语有没

有不带鼻冠的全浊音声母 Μ 从反切系联的情况以及以往各家的构拟来看
,

似乎并没有两套

音
,

但是从汉字注音以及亲属语言同源词的历史语音演变情况来判断
,

全浊音声母与带鼻冠

的声母的同时存在是可能的
,

主要是它们有不同的来源
。

带鼻冠的浊辅音来源于藏语那种带

【司 前置辅音的复辅音
,

而不带鼻冠 的全浊音主要来 自三个方 面
&
第一

,

原始藏缅语不带

前置辅音的浊辅音词
,

如
“

那
” 、 “

豆
”

等 ϑ 第二
,

带其它前置辅音的浊辅音词
,

前置辅音脱

落
,

变成全浊音
,

如
“

蛇
” 、 “

九
”

等 ϑ 第三
,

带 〔创 前置辅音但在 历史语音演变的过程

中
,

其前置辅音已经脱落
,

形成了全浊音
,

如
“

钻
” 、 “

这
” 、 “

喝
”

等词即是
。 “

喝
”

还出现

了主要元音浊化的倾向
。

目前从 �掌 中珠 � 的汉字 注音情况看
,

带鼻冠 的词 比不带鼻冠的

多
,

这也符合藏缅语中部分语言的语音演变的实际情况
。

Φ
)

根据前面论证
,

我认为西夏语中不仅有 :9 Α
、

9/
、

朋
、

9/
Ι 、

9/ 不等鼻冠音和不带鼻冠

的纯浊音
,

甚至我还推测
,

西夏语中可能还残存有 ; = 1
、

98 1
、

呱1
、 9 841

、

98 曲 等清送气音

带的鼻冠音
,

否则 �掌中珠》中的汉字注音
“

尼顷
” 、 “

尼仓
” 、 “

泥托
”

中的
“

顷
”

�溪母 �
、

“

仓
”

�清母 �
、 “

托
”

�透母 � 无论如何也构拟不出浊音来的
,

况且这些鼻冠与清送气音的结

合在现在活着的羌语支语言中可以找到确凿的证 据
。

目前
,

羌语支语言不仅有不带鼻冠的

清
、

浊
、

清送气三套塞音和塞擦音
,

它 们的鼻冠声 母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

第一种是 以嘉绒

语
、

尔龚语为代表
,

即不仅有清
、

浊
、

清送气塞音
、

塞擦音与同部位的鼻冠相结合 的复辅

音
,

如 卜; = 、 = 1
一

; = 1
、

卜; Α
,

8Ο 9 8
、

81
一 9 81

、

/
一 9 /

,

0
一

.0
、

0卜习0 1
、

牙朋
,

84
一 9 84

、
841

一9 / 41
、

/Ι
一 9 /Ι

,

势
9 峪

、
峪卜9 格1

、

/今9/ 气
,

8奋以。
、

8曲
一

耻比
、

/不
一

叼
多等 ϑ 而 且有异部位的鼻冠

,

即

双唇鼻音可以和异部位的塞音
、

塞擦音结合成复辅音
。

如 ; 84
、

; 841
、

; /Ι
、

;8
、

; 81
、

; /
、

; 8。
、

; 87 1
、

; /不
、

; 0
、

≅90 1
、

; Ρ 等等
。

第二种情况是以贵琼语为代表
,

即鼻冠音只和 同部

位的清
、

浊
、

清送气的塞音相结合
,

形成 ; =
、

; =1
、

; Α
、

9 8 、 9 81
、 9 /

、 9 84
、 9 841

· 9 / Ι ·

9 格
、 9峪1

、 9
奴

、 9叮
、 9 8ΛΑ

、 9 七
、 9 8Ρ

、 9 8Ρ 1
、 9 /不

、

习0
、

习0 1
、

伪 等 Φ  个复辅音 & 第三种情

况是以尔苏语和纳木义语为代表
,

即同部位的鼻冠化和浊
、

清送气的塞音
、

塞擦音相结合
,

如 ; =1
、

; Α
、 9出

、 9 /
,

恤1
、

佣
,

9 8 41
、 9 /‘ 9 峪1

、 9 /气
, 9 87 1

、 9 / ϑ 等等 & 第四种情况是

以木雅语和史兴语为代表
,

即鼻冠音化和同部位的浊音
、

浊塞擦音相结合
,

即 ; Α
、

9/
、

9Ρ
、

9/
Ι 、

9/ 孔
、

9/ 多等
。 � 西夏语的鼻冠音显然和第三

、

第四种情况相类似
,

而这几种语言均是

羌语支南支的语言
。

此外西夏文汉字注音中还有
“

尼 一 ” 、 “

泥 一 ”

与边音
、

擦音相拼的二合

字
,

如
“

尼说
” 、 “

尼 习
” 、 “

泥浪
” 、 “

泥六
”

等
,

虽然我们也能在羌语支的语言中找到与之相

类似的复辅音
,

如尔龚语中的 7. 、

8:
、

86
、

86 孔
、 8 不等等

,

但由于西夏语中这些双字注音的

字出现的频率极低
,

又找不出较多与藏缅语的同源词
,

因此它们的语音构拟
,

有待进一步研

究
。

Α
!

藏缅语族各语支的语音演变是不平衡的
、

复杂的
、

多样的
,

各语言的具体音变又千

差万别
,

但当我们仔细分析了西夏语的语音结构以及与西夏语有同源关系的词语的汉字注音

后
,

不难得出结论
,

西夏语的语音框架与羌语支的南支最接近
,

其 次是彝语支 的部分语言
。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

与西夏语语音演变方式最接近的语言的语音状况对西夏语音的构拟

1 详情请参阅拙作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熹凌江上游
、

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

族语言》一文的有关语音系统部分
,

+民族学报》第 Α 期
,

云南民族出版社
, /−0Α 年

,

昆明
。

Β−



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

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忽视西夏语的文献资料
、

反切资料和 注音资料
,

而是把几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分析
,

互相印证
,

互相 补充
。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

无论历史资料或现实亲属语言的资料
,

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

要把它用足
、

用活仍然需要研究

工作者非常谨慎
、

小心的科学态度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

主要参考书目

骨勒茂才著
,

黄振华
、

聂鸿音
、

史金波整理 �番汉合时掌中珠》
,

宁夏人民出版杜
)

 !Π ! 年
,

银川
。

龚煌城 �西夏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
、

�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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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  年
。

李范文 �宋代西北方音》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

北京
。

林向荣 《嘉戎语研究�
,

四川民族出版社
)

 ! !% 年
,

成都
。

罗常培 �唐五代西北方音�
,

科学出版社
,

 ! ∀ 年
)

北京
。

西田龙雄 �西夏语研究一西夏语的构拟和西夏文字的解读�
)

 !∀# 生
,

东京
。

聂鸿音 《西夏语音商榷�
,

《民族语文�  ! Π5 年第 % 期
。

史金波
、

白滨
、

黄振华 �文海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杜
)

 !! 年
)

北京
。

孙宏开 《从词汇比较看西夏语与藏缅语族羌语支的关系》
,

�民族语文�  !!  年第 Φ 期
。

—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 �合著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年
,

北京
。

王静如 �西夏音系导言�
)

�民族语文�  !ΠΦ 年第 Φ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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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心嘴心公心今心令乙佗
、

各公心公心心心会各会心会心公心令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唱口心心吧冷乙令心宁之公之公乙今之令之今乙令心嘴卜巴公心唁心佗吧式尺Κ训夕卜令今各心

史语所罗仁地先生作学术讲演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的邀请
,

台湾
“

中研院
”

历史语言研究所

副研究员罗仁地 �∴ ,9 / Τ Η) [之= 7 66, � 先生于  ! ] 年 ∀ 月  Π 日作题为 《独龙 Θ 日旺语动词的

反身和中间态标志� 的学术讲演
。

独龙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较保守的语言
,

分布在中缅边境
,

在缅甸称 日旺
。

罗

先生在报告中列举 的大量 例证分析了该语 言中动词后缀 。.Η % 的语法意 义
。

还列 举了汉 语
、

英语
、

法语
、

俄语里相类似的例证作比较
,

说明它们之间的异同
。

他认为
,

独龙语动词后加

成分 ϑ 。% ‘
所呈现的语法范畴具有多种含 义

。

其核心作 用是 标记反身态
,

但所涵盖的语义空

间包括中间语义状况
。

除此之外
,

动词后加成分 。山 % ‘也含有使行为动作结果状态化的作用
。

从标记论和典型范畴论的角度来分析
,

ϑ 山 , ‘
的 % 种作用反映其历史发展的 % 个阶段

。

最早可

能只有标记反身状况的作用
,

后来逐渐 由语义的引申扩散到中间状况而开始标记 中间态
。

由

于中间状况的语义特点
,

又被引申到状态化的作用
。

罗先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
,

大家一致认为
,

罗先生的报告讨论 了语法中一

个很有理论深度的问题
,

给人以启发
。

人们从各 自研究的不同角度提 出自己的意 见和问题参

与讨论
。

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研究院的部分师生也出席了这次报告会
。

禹 岩


